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极地胭脂



天是灰的 , 地是灰的 , 那一溜土房也是灰的。只有

“胭脂配种站”几个字 , 因为刚用黑漆描过 , 浑身上下

透着鲜亮的色彩 , 还给人一种很暧昧的感觉。那时 , 徐

晃正牵着驴站在门口等唐英。由于愤懑和懊恼 , 现由于

这愤懑和懊恼的无处宣泄 , 徐晃的眼睛灰暗、生涩 , 好

像全世界的沙子全揉进他的眼窝里了。这种天 , 坝上人

称之为旋风天。本该是呆在屋中看闲书的日子 , 唐英偏

要出去行医———配种站也是兽医站。唐英虽没说什么 ,

但霸道的表情是不容徐晃提出异议的。徐晃的目光从草

原深处拉回来 , 无意中落在那几个字上 , 他突然就想 ,

胭脂本是一个让人想入非非的词 , 用在这里 , 真是白白

糟蹋了它。配种站是一个没有想象空间的地方。

这当儿 , 唐英提着药箱出来了。唐英三十几岁 , 正

是一个女人最成熟的季节 , 胸部、臀部丰满不说 , 就连

步态也带着弹性。徐晃一直弄不明白 , 像唐英这种虽无

沉鱼落雁之容却也有七八分姿色的女人为什么选择了枯

燥的配种站 ?唐英从徐晃手里接过毛驴缰绳 , 一骗腿就

骑上去了。配种站距最近的村子也有七八里 , 外出时两

人一概骑驴。唐英用鞭梢抽了一下驴屁股 , 小毛驴得得

地小跑起来。唐英既没对徐晃说去什么地方 , 也没让他

马上跟上她。唐英的霸道有点激怒了徐晃。徐晃想 , 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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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妈是啥 ?我他妈是随从 !

徐晃稍一犹豫 , 还是骑驴追上去。配种站已被唐英

承包了 , 徐晃不仅是她的下属 , 也是她雇用的职工。徐

晃追上去的时候没有和唐英并排骑 , 而是和她拉开几步

距离。唐英的 脸一向绷得 陕西面皮似 的 , 徐晃不 忍目

睹。可惜了那条件 , 也可惜了那脸蛋了 , 徐晃想 , 整个

一个资源浪费。

毛驴在草滩上小跑的工夫 , 风已消停下来。天、地

慢慢恢复了本来面目 , 徐晃的心情也褪去灰黄的色彩 ,

变得轻松起来。可天地之间依然没有让徐晃刻意琢磨的

东西 , 他的目光不由落在了唐英身上。更准确地说 , 是

落在唐英的胯上。唐英的胯部随着毛驴的走动而颤动 ,

极有节奏 , 似乎还能颤出声音。徐晃前后谈过三个女朋

友 , 可上过床的次数没超过两位数 , 对女人还处在想象

阶段 , 因而脑子里是各种奇异的念头。草原虽然苍白 ,

但驴上的风景实在绝妙。徐晃盯着盯着 , 忽然发现一个

更刺激更隐秘的景致 : 唐英骑在驴身上的部位。唐英骑

的驴极瘦 , 驴脊由前往后如刀锋突起 , 在胯部形成一个

扇子形的椎骨。这地方最硌人 , 唐英偏偏骑在椎骨上 ,

那颤动便显得夸张。徐晃的喉结很快地蠕动了几下。

大概有五六十口猪。走在前面的唐英突然说。

徐晃愣了一下 , 马上意识到唐英是跟他说话 , 徐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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像一个窥探隐私的人被人发觉了一样 , 有点措手不及。

猪娃越贵 , 买的人越多。唐英没在意徐晃的慌乱 ,

依然忧虑重重地说。

唐英寡言 , 徐 晃和 她配 合全 凭观 察她 的神 色。因

此 , 本来很能说的徐晃也变得少言寡语 , 唐英主动且一

连对他说两句话 , 是很少有的事。徐晃的胃口被吊起来

了。他清了清嗓子 , 正要说什么时 , 唐英却拍了一下驴

屁股 , 喊了一声“得球”。唐英根本不在意徐晃是否回

答她的话 , 她只需要一个听众 , 不需要交流。徐晃很是

垂头丧气。就在这时 , 徐晃对一向自负的唐英产生了一

种报复情绪。他已看出他和唐英要去的村子是北滩。唐

英和北滩有着很隐秘的关系。徐晃还想不到如何下手 ,

只是想 , 让她在北滩丢丑效果最好。

一到村口 , 徐晃就闻到了油炸糕的味儿。附近村庄

的农民很厚道 , 只要知道唐英来 , 肯定拿出家里最好的

东西招待她。徐晃不知他们为什么这么欢迎唐英 , 因为

她除了劁猪、骟蛋这一类事 , 无论是配种还是给牲口治

病 , 唐英是一分钱也不少收。有很多人站在路口向唐英

打招呼 , 唐英马上换了副表情 , 尽管她的话不多。唐英

没有进屋吃饭或喝 水 , 下了 驴就直 接到有 猪娃的 户家

了。这也是唐英一贯的作风。唐英医道极高 , 劁猪、骟

蛋在她只是雕虫小技。往常这类活她不用旁人插手 , 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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脚踩着 猪腿 , 一膝压着 猪脖 , 三 两下就 干完了。 可今

天 , 她却要让徐晃动手。徐晃在学校里只学了些理论上

的皮毛 , 实际经验一点儿没有。他迟疑着说 , 我还没学

会。唐英严厉地说 , 你不动手 , 什么时候能学会 ? 周围

有一些观看的人 , 徐晃觉得受了羞辱 , 顶撞道 , 这不是

我份内的事。唐英审视他几眼 , 说 , 你不干也可以。后

面的话没说出口 , 但她的目光分明是告诉了他。徐晃默

默地拿起刀 , 在唐英的指挥下 , 机械地操作着。

半下午时分 , 一个名叫吹破天的汉子牵来一匹枣红

色的骒马 , 让唐英摸摸他的马是否怀驹。唐英笑对吹破

天说 , 你怎么不去站里复检 ? 非得我亲自上门 ?吹破天

笑嘻嘻地说 , 如今时兴倒反火 , 过去男泡女 , 现在女泡

男么 ? 吹破 天的玩 笑很 放肆 , 唐 英并 不恼 , 进 屋洗 了

手 , 从药箱里拿出卫生手套 , 一手梳理着枣红马的毛 ,

一手从马的后阴里探进去。枣红马柔顺得就像一个被母

亲爱抚的婴儿。唐英神色专注 , 很小心地摸探着。她的

头微微偏着 , 后来 , 她不经意地向人群里扫了一眼———

徐晃捕捉到了她当时飘移不定的神色 , 一回头 , 看见了

杨疙瘩那张黝黑的 脸。杨疙 瘩观望 唐英的 目光充 满痴

迷 , 他没觉察到徐晃的注视。片刻 , 唐英拽出胳膊 , 长

吁口气说 , 有了。吹破天欣喜若狂 , 冲唐英说 , 唐站长

真是神了 , 一下就中呵。忽然看见杨疙瘩 , 话头又转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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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杨疙瘩身上 , 老杨鼻子够灵的 , 站里磨缠不够 , 还要

回村里磨缠 , 人家唐站长可是有夫之妇 ! 吹破天的嘴没

有遮拦 , 想说甚就说甚。唐英没理碴 , 脸上也没什么表

情 , 倒是杨疙瘩脸一红 , 狠狠瞪了吹破天一眼 , 走开。

不喝酒时的杨疙瘩没脾气。吹破天冲徐晃眨眨眼。吹破

天的表情勾动了徐 晃路上 的心思 , 一个念 头突地 跳出

来。

也许是为了掩饰什么 , 唐英不再让徐晃干了 , 亲自

动起手来。她娴熟的动作像在制作一件艺术品。徐晃见

没人注意自己 , 便悄悄溜出来。转过街角 , 他看见在院

外拴着的枣红马。徐晃装出悠闲的样子走过去 , 抚摸着

枣红马。等它温驯下来 , 他的手从它的后阴伸过去⋯⋯

完事后 , 徐晃急冲冲地往回走。在街角 , 几乎和一

个穿红衣衫的女子撞在一起。徐晃匆匆说了句对不起 ,

并未细看女子的容貌。留给他的印象只是那件红衣衫和

她那排细碎的白牙齿———当时她笑了一下。

回到唐英劁猪的院子 , 依然没人注意徐晃。徐晃站

在唐英身后 , 不时地往门口望。他有些兴奋 , 也有些紧

张。他第八次抬起头时 , 看见门口站了一个穿红衣衫的

女子。那女子一双乌黑的眼睛正朝这边望。徐晃想起就

是刚才碰见的那个女子 , 不禁冲她笑了笑。红衣衫也冲

他笑笑。这一 笑 , 徐晃发现她 的脸形很像 一个电 影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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星。后来 , 徐晃听到别人喊她小红。

徐晃正沉浸在对红衣衫的猜测中时 , 吹破天气急败

坏地冲进来 , 大叫 , 唐英 , 赔我的马。唐英惊愕地抬起

头 , 不懂吹破天是什么意思。吹破天几乎吼起来 , 赔我

的马 , 我的马落驹了 , 妈的 !

徐晃看见唐英先是僵住———那只猪娃趁这功夫从她

手底挣脱出来 , 穿出了院。然后慢慢直起腰。劁猪刀从

手里滑落到地上 , 发出很刺耳的声音。她怔怔地盯着吹

破天 , 脸一阵比一阵苍白⋯⋯

傍晚时分 , 徐晃和唐英才回到站里。

吹破天是附近有名的赖皮鬼 , 一直纠缠得不让唐英

走 , 直到唐英 答应赔偿才 罢休。徐晃怀疑 唐英会 晕过

去 , 但她终于挺住了。回去的路上 , 唐英一言不发 , 眉

头皱得像一块抹布。徐晃小心翼翼地跟着 , 生怕把彼此

的沉默撞碎。徐晃有点儿不屑。不就是赔一匹马么 , 心

疼成这样 ? 徐晃不是有意报复她 , 仅仅想让她出出丑。

平时她太自负、太霸道了 , 太忽视他的存在了。徐晃对

唐英如遭雷击的表现不解。徐晃把原因归结为她是一个

女人。

唐英一进站就钻进自己的卧室 , 徐晃在院里孤零零

地站了很久 , 才极不情愿地回到宿舍。说是站 , 其实就

唐英和徐晃两个人。杨疙瘩 只管饲 养那两 匹俄罗 斯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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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 , 从不在站里住。徐晃还想不清今天那件事儿几分是

对的 , 几分是 错的 , 无聊至极 的他拿出扑 克牌算 了几

卦。后来他的肚子咕咕地响了起来 , 才猛然想起自己和

唐英都没吃饭。唐英那个样子 , 是绝对不肯留在农民家

里吃饭的。徐晃找出米和菜 , 开始做饭。平时 , 他和唐

英一替一顿做 , 也有配合的时候 , 一般是唐英做饭 , 徐

晃炒菜。徐晃去年到站里 , 操练了一年方适应了这种生

活。徐晃不是正经学校毕业的 , 是那种交钱就可以念的

中专。毕业后 , 经人介绍来到胭脂配种站。唐英和他签

了两年合同 , 并让他交了 2000 元押金。徐晃本不愿交 ,

唐英说这样做只是让他信守合同 , 两年以后 2000 元连

本带利一起归还他 , 如果徐晃终止合同 , 中途离开 , 这

2000 元钱就算 泡汤了。唐 英强调 说 , 我不 喜欢半 途而

废 , 所以必须这样做。因此 , 从一开始 , 徐晃对唐英就

心存芥蒂 , 觉得这个女人太刻板、太现实了。一年下来

方悟唐英有远见 , 若不是那 2000 元押金 , 徐晃早就离

开了 , 配种站是一座野性却孤独的小岛 , 徐晃怎么也不

敢相信唐英竟然能干十多年。

徐晃一手端了米饭 , 一手端了菜 , 去敲唐英的门。

唐英有个怪癖 , 她的卧室从不让人踏进一步 , 平时也总

吊着一把锁。徐晃猜测她的卧室有什么秘密 , 为满足自

己的好奇心 , 徐晃曾闯进过一次。那次唐英变了脸 , 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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狠把徐晃轰出来。徐晃的好奇由此越发重了。但他却不

敢再冒然闯进。徐晃暗中把唐英的卧室称作雷区。唐英

的屋里没着灯 , 徐晃敲了半天没人应。正想走开 , 唐英

问了声谁 , 徐晃说是我 , 我给你送饭来了。唐英冷冰冰

地说了句我不饿。徐晃的心微微一颤。听唐英的腔调似

乎猜测到是他徐晃从中捣了鬼 , 况且他的表现也有做贼

心虚的味道。又一想 , 知道了又怎样 , 大不了赔吹破天

一匹马。折入自己屋中 , 吃了个痛快。吃毕 , 徐晃去锁

大门。隐隐见一盏灯火向胭脂站靠近 , 便站定了。以为

又是谁家的牲口病了 , 来请唐英的。近了 , 方看清是杨

疙瘩。杨疙瘩提了个书包 , 闷声闷气地问 , 吃过没 ? 徐

晃心下了然 , 说 , 唐英一直在屋里呆着。杨疙瘩默默叹

口气 , 忽然骂了句 , 吹破天这狗日的 ! 徐晃说 , 要不你

去劝劝她 ?杨疙瘩没说话 , 蹲在地上抽起烟来。烟火一

明一灭 , 闪现出杨疙瘩粗涩的脸。性子暴烈的杨疙瘩在

唐英面前一向怯懦 , 徐晃不知是他害着单相思的缘故 ,

还是有什么把柄握在唐英手中。杨疙瘩终是没有敲门的

勇气 , 接连抽了几支烟 , 就离去了。他把书包里还带着

微热的油炸糕留给徐晃 , 让徐晃交给唐英。徐晃说 , 我

试试看吧。

第二天一早 , 尚在睡梦中的徐晃听得唐英喊他 , 急

忙爬起来。一见唐英 , 徐晃兀自吃了一惊。短短一夜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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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英瘦下一大圈 , 眼窝子周围像熊猫似的罩着黑晕 , 眼

睛却泛着干巴巴的红光。徐晃明白唐英一夜未睡。惊愕

之余 , 又有些不解 , 唐英是个极要强的人 , 这么一点儿

小事竟把自己折腾成这样 ? 真是大题小做。唐英开门见

山地问 , 昨天我摸驹的时候 , 你在不 在场 ? 徐晃说在。

唐英马上问 , 我是不是什么地方做错了 ? 徐晃说 , 没有

啊 , 你做得规范极了。唐英的目光便迷茫了 , 我在站里

干了十多年 , 从来没出现过这种事。徐晃突然明白 , 昨

日的事对 唐英来说 , 不仅 是丢丑 , 它动摇 了唐英 的自

信。这对既爱面子又要强的唐英来说 , 当然是极大的打

击。也是在这时候 , 徐晃心里慢慢升起一种无法言说的

内疚。他琢磨了片刻 , 安慰道 , 也许并不是你的错。唐

英固执地说 , 不是我的错 , 又是谁的错 ?像是对徐晃说

的 , 又像是自言自语。徐晃心虚得直喘 , 有几次 , 他几

乎把答案吐出来。唐英自责了半天 , 对徐晃说 , 我出去

一趟 , 站里的事你安排就是了。徐晃狠劲地点点头。

没等唐英动身 , 吹破天就杀来了。唐英毫不犹豫地

掏出 500 块钱 , 算是 赔偿。吹破 天 一点 不客 气 , 接 过

来 , 一张张地数了半天。数完 , 怪腔怪调地说 , 我种的

是骡子 , 一匹少 说也卖 2000 块钱 , 你 500 块钱就 想打

发我 ?唐 英不客 气地顶 了他一 句 , 你种的 又不 是金 骡

子。吹破天说 , 我要的就是金骡子的价。徐晃赶忙劝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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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地界上的人没有解不开的疙瘩。吹破天说 , 骡驹子

是我的命根 , 不赔我吃什么 ?唐英不动声色地说 , 你说

赔多少合适 ?吹破天翻了翻眼说 , 至少也得 1500。徐晃

差点气乐 , 吹破天够黑的 , 刚形成胎体的骡驹值 1500 ,

真骡驹不老鼻子了 ?谁料唐英竟一口答应下来 , 只是说

过几日再给。吹破天让唐英打了张欠条 , 唐英就打了。

徐晃尽管对唐英抱有成见 , 却也为她抱屈。吹破天拿了

欠条 , 喜颠颠地去了。谁料次日一早 , 吹破天就来催账

了。此后几天 , 接连登门 , 吵得人很是心烦。徐晃无意

中对杨疙瘩说起 , 杨疙瘩恨恨地说 , 这小子欠揍。

隔了两天 , 吹破天没上门。第三天 , 吊着绷带 , 一

瘸一拐地来到站里 , 当着唐英的面撕了那张欠条。吹破

天哭丧着脸说 , 我原本是和你闹着玩的 , 我哪会让你赔

钱呢 ?唐英立刻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, 便显得愠色。吹破

天的受伤促使唐英很快把钱给了吹破天。徐晃没看见唐

英训斥杨疙瘩 , 但那段日子 , 杨疙瘩一直灰头灰脸的 ,

眼里的神色整个是一个劳改犯。

牛、马、羊群陆续到淖卜子坐场了。淖卜子离胭脂

配种站不远 , 因此配种站上空便整日弥漫着一股骚味。

骚味令人烦躁 , 尤其令徐晃这样的青皮后生烦躁。在这

个季节里 , 徐晃想起他谈过的三个对象 , 想起她们带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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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的快感。徐晃很想逃离几天 , 找个地方宣泄一下烦躁

的情绪。但他知道唐英不会准给他假。这一段是配种站

最忙的时候 , 尤其是今年 , 唐英似乎要甩掉吹破天带给

她的阴影 , 没日没夜地工作着。不过 , 徐晃看得出来 ,

这种自虐的工作方式并未消除唐英眼中的阴翳 , 偶有闲

暇 , 唐英就犯呆。绷紧的弦易断 , 徐晃想 , 这是何必 ?

一天下午 , 一位农民捎来话 , 说是家里的牛掉到窖

里把腿折 了 , 让唐英去治 一下。唐英和徐 晃正忙 着配

种 , 没顾上去。配完 , 天已傍晚。唐英洗了一下手 , 就

去牵毛驴。徐晃知她要去那里 , 劝道 , 天这么晚了 , 明

天再去吧。唐 英没带表情 地说 , 没准他还 在家里 等着

呢 , 不去咋行 ?徐晃心里热了一下 , 他对唐英的工作态

度永远说不出什么。唐英从不把事往后拖。徐晃知无法

说动她 , 还是提醒她 , 这么闷热的天 , 没准要下雨。其

实 , 两人说话的时候 , 地平线上已涌动起团团黑云。唐

英头也不抬地说 , 夏天还能防住下雨 ? 这天也该下了。

徐晃就说 , 我也跟你去吧。唐英看了他一眼 , 站里不能

没人。唐英 总不给人回 旋的余 地。唐英 走后 , 不 知怎

么 , 徐晃一直很担心。不仅仅是担心下雨 , 他说不清楚

担心什么。晚上十点多钟 , 劈雷闪电几乎把草滩掀翻 ,

急雨如鞭炮在房顶上炸响。徐晃想 , 如果唐英不是在半

路上 , 这雨就把她截住了。徐晃又等了一会儿 , 披着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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衣将大门锁了。他睡下没多久 , 听得院里有声音 , 借着

闪电的亮光 , 他见披头散发的唐英正往槽上牵驴。徐晃

急急忙忙爬起来 , 唐英已进了卧室。徐晃想踏进雷区 ,

可只敲了一下门 , 唐英就说 , 我没事 , 你睡去吧 ! 说话

的腔调一改往日的干练 , 显得水唧唧的。徐晃犹豫了一

下 , 返回来。第二天一早 , 唐英没起床。徐晃敲了半天

门 , 唐英才说 , 我身子不舒服 , 今天你一个人忙吧。徐

晃明白 , 唐英是淋病了 , 不然 , 她不会轻易说自己不舒

服。唐英不让他进屋 , 徐晃就没辙。杨疙瘩来后 , 徐晃

就对他讲了。杨疙瘩神色一紧 , 就去拍唐英的门。唐英

说自己躺躺就好 , 不让打扰她 , 杨疙瘩急了 , 大声说 ,

你再不开门 , 我就砸了 ! 唐英严厉地说 , 你敢胡来 , 就

滚出配种站 ! 听声音 , 绝对不像出自一个病人之口。杨

疙瘩突然僵住了 , 目光一点点儿地疲沓下来。徐晃不知

杨疙瘩为甚如此害怕唐英 , 害怕离开配种站———是因为

喜欢她 ? 两人之间一定有过什么故事。

两个男人面对面地站着 , 准也没奈何。第二天 , 让

唐英看牛腿的农民听说唐英病了 , 特意来看她。这位农

民叫肖玉海 , 脸上皱折和衣服上的折子一样多 , 看面相

就知是个老实人。杨疙瘩领他去叫门 , 半天没应声。肖

玉海拍了两下门 , 声调里就带出了哭腔 , 都是大爷害了

你呀 , 大爷该送送你呀 ! 里面依然没什么声音。杨疙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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擂了几下 门 , 然后一脚将 窗户踹开。唐英 已昏迷 了过

去。杨疙瘩背起唐英就往医院跑 , 徐晃的喊叫一句也没

听见。

唐英在旗杆围子镇医院住了两天 , 就返回来了。医

生说晚送两小时 , 唐英就没命了 , 幸亏送得及时。唐英

拖着疲弱的身子干活时 , 徐晃心中充满了负疚感。这一

切是和自己那天的 报复分 不开的。如果不 出那一 档子

事 , 唐英就不会把发条上得那么紧 , 下雨那天她或许会

住在肖玉海家。

月底很快就到了。徐晃看见唐英在站门口徘徊 , 就

知那个据说是唐英丈夫的男人要来了。唐英的男人在市

里上班 , 还是个什么公司的老板。唐英很少回家 , 但那

个男人每月来站里一次 , 很准时。徐晃不明白唐英能在

市里安家 , 为什么还要在配种站受这份活罪。唐英的男

人有钱 , 把唐英往身边调应该是轻而易举的。徐晃第一

次见他 , 是在唐英出诊的时候。那天 , 徐晃无事可干 ,

就从种瓶里往玻璃板上弄了几滴精液 , 然后爬在显微镜

前看精子“厮杀”。种马的精子性格各不相同 , 有的凶

勇 , 有的怯懦 , 那场面给徐晃的感觉就像是东周列国大

战。这时 , 一个男人问 , 唐英去哪儿了 ? 徐晃抬起头 ,

看见了一张白白胖胖的脸 , 看见了一面腆起来的肚子。

男人一副养尊处优的样子 , 一看就知是城里的 , 可徐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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